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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声唱法的中国化
（一）咬字、吐字、字音、语气的中国化

尚德义创作的艺术歌曲对演唱者的咬字、吐字，以及对于字音、语气的处理，是情感抒发的重要前提。对于中国的艺术歌曲而言，演唱者如果字都咬不清楚，只是一味地强调美声唱法发声的声音，那么，情感是一定无法充分传达给中国听众的。即便是外国听众也会认为这种声音属于“不伦不类”；同时，在演唱时不讲究语气、语势的处理，而是“一碗白水”似的平淡无味，同样也很难真正打动听众。例如，尚德义的音乐创作中，使用衬音的现象多处可见，尤其是在与东北民歌元素结合的艺术歌曲作品中。原因乃汉字属于单音节，某些单音节不适合拉长的字，在音乐表现上就要采取一些补救之道，这种衬字格是中国诗歌所特有的现象，强调在行腔吐字的同时着重自然、清晰、灵活与轻巧，以保持字正腔圆，准确、饱满与圆润的效果。

（二）气息运用的中国化

演唱尚德义创作的艺术歌曲过程中，气息运用是否到位也与歌手的情感展现有着关键性的联系。尚德义的作品非常注意在创作过程中为歌手的演唱留下一定的换气点，因为歌手是人，气息再长、肺活量再大也有极限，所以没有换气点就不可能保证歌曲顺畅演绎。换气点一般存在于歌词的逗号、句点以及副词、代词、名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在表现动作的歌词前面或者后面都可以将气息吸入。而在人名以及冠词等词语的中间，不能够设置换气点。换气的方式有软式、硬式以及偷气三个主流方式。不仅如此，在歌唱的过程中，气息是否能够顺利接换上，也对歌曲的节奏速度有影响。所以，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应该正确掌握作品的整体演唱速度，也就是说在演唱之前先了解好作品歌词的内涵，在表演过程中按照歌曲的行进状态抓好换气时机从而实现更顺畅的演唱效果。中国的艺术歌曲或言尚德义的艺术歌曲在这个特征上区别于西洋美声唱法的理论，特别注意强调中国艺术歌曲的处理诠释。在《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首花腔歌曲中，尚德义适当地把不连贯的花腔乐句放在整首歌曲音乐情绪较为高昂的D段中，这部分花腔音调较高，断音流畅，要通过横膈膜来跳动，出音较集中、细致、正确、嘹亮，并通过音节的空隙，自然地出气呼气，使人感受到音断而气不断，从而保持断音的纯美；保持声音位置，主动地通过激发情感来控制气息，把断音和偷气完美结合起来，把弱起的花腔乐句通过排比的语势把情绪激发出来，展现出欢乐、优美，建立形象活泼的艺术形象。这种创作手段与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大相径庭别具风格，展示了“美声唱法中国化”的特色韵味。

（三）音量、音色的中国化

声音的丰富性主要来源于音量、音色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能够展现出歌曲的情感。尚德义借鉴了苏联艺术歌曲《夜莺》等作品的民族特色，独辟蹊径力求将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国化”而孜孜追求，例如《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是具有花腔特征的艺术歌曲，在掌握演唱力度方面，部分要有高潮之外，通常不需强音来修饰，而是通过中强和中弱的方式来提高声音的灵活度，真实地将百灵鸟那活泼、婉转的歌声演绎出来，表现出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欢欣跳跃、兴奋不已之情，赞颂“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欢乐景象。如果力度加强就会显得歌曲笨重，浑浊，破坏歌曲所创造的情境。歌曲开头两个乐句出现了“啊”的不连贯音，将歌曲中做隐藏的欢乐、洒脱之情传递出来，展现科技工作者们迎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的兴奋之情。歌曲第三段的排比句“革命的春天来了，人民的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就好比江河奔腾，急速前进，歌曲末尾“来到了”这三个字，要注意加重气息，从弱到强把力度推出来。第二遍演唱这段歌词时，情绪要更加激昂，把激动不已的心情通过快板的方式传递出来。词尾“来到了”把再次向上模进成四次反复，音乐情感逐渐增强，最终将全曲推到高潮。完美演绎出艺术歌曲的基础就是表演前一定要了解作品、熟知作品，与作品融为一体。

（四）语音行腔的中国化

汉语语音发声位置与欧洲艺术歌曲常涉及到的德语、法语等语种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由于语言风格的不同。与此同时，在中国大多数民族民歌、戏曲、说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直非常强调语言、语音的表现。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学唱之人，勿论巧拙，只看有口无口；听曲之人，慢讲精粗，先问有字无字。字从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无字，是说话有口，唱曲无口，与哑人何哉。”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曾经在某次汇报演出时指出：“学唱西洋唱法的演唱家，一定要把中国字唱清楚，这本身也是一场革命。”尚德义的不少艺术歌曲，唱词比较密集，而且歌曲速度相对比较快。这要求歌者在演唱时，一方面要把字音唱准确，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字一音的地方，也要讲究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的咬字归韵，正确运用唇、齿、喉、舌、牙诸发声部位的协调，将每一个字的字音都唱清楚。

二、音色的民族化运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并存的国家，有着漫长的文化历史以及宝贵的文化传承。尚德义也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优势，为了融入更多的中国色彩，避免歌曲成为另一种西方歌剧唱腔，他将民间原生态唱法融入到艺术歌曲唱腔中，又将花腔的演唱运用到各地方的民歌旋律中，双向共振，民族音乐也展现出了更好的时代感。尚德义的花腔演唱方法基于最传统的民族音乐以及五音调式创作，解释了为何尚德义作品中有着比其他音乐家作品更多的地域色彩。尚德义几乎将北方少数民族的所有音乐风格都运用到了自己的花腔歌曲创作中，例如新疆维族的《七月的草原》、哈萨克族的《沐足》等等。其艺术成就在于，在写作花腔歌曲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采用民族歌曲当中的一部分元素来展现其特点，而是将少数民族音乐的创作思路融入其中，在两种糅合的前提下创作出了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音乐。[1]尚德义对生活具有特别的感受，其作品较为细致精巧，能精致地表现出他的真实情感。尚德义赞颂真善美，其创作的歌曲已经上升到了较高的层面，恰如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所言：“尚德义，有德有义，更有高尚的境界，为祖国、为人民追求艺术，追求真、善、美。”尚德义在花腔歌曲创作上获得了成功，他创作的每首歌曲都汇聚着他崇高的道德素养与文化素养。尚德义用行动践行了他的理想与信念：“当初的选择和现在的坚持，是为了音乐人的那份良心。如此而已。”[2]

三、“润腔”风格的把握
“润腔”是一个来自于中国汉族传统歌唱的技术概念，指的是在演唱中，在基本音符的周围，增加一些装饰音。并且，在中国传统声乐的演唱中，形成了“无音不饰，无腔不润”的特点。而且，这些装饰音往往不会在谱面上明确地记载下来，同时，这些装饰音也不能摆脱曲调的主干而独立存在，但是，这些音符却对风格与韵味的形成起着烘云托月的重要作用。正如王骥德在《曲律•论腔调第十》中所言：“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其中，“色泽在唱”指的就是“润腔”的作用，这样可以补充表达谱面音符外的情感，产生韵味、色彩与意境。我们结合尚德义的艺术歌曲作品，从咬字、音色、润腔等角度谈到了演唱这些富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必须注重唱法的“融合”。从尚德义的创作歌曲推而广之，不论是其他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艺术歌曲，还是民族歌剧作品，都需要歌唱者勇于将不同的唱法依据作品的需要进行风格的融合。这就如同演唱法国艺术歌曲、德国艺术歌曲，演唱舒伯特、舒曼、沃尔夫、马勒等作曲家艺术歌曲作品都有不同风格一样，演唱中国风格的艺术歌曲，同样要有中国的气派。演唱不同中国艺术歌曲作曲家的作品，也应当依据作曲家及具体作品的艺术特征，选择最适宜这首作品的演绎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发声方法适用于各种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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